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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TIMES

7月25日，韩国釜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第 48 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景

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那一刻，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

千年瓷都的瓷器与窑火。但少有人知的

是，申遗文本中那5大核心板块、45个

遗产要素点，每一处都有具体的经纬

度，每一处都站着建设者的身影。

为了还原这场跨越数年的建设接力，

《建筑时报》记者于8月中旬深入景德镇，

走访了四家承担申遗核心工程建设任务

的企业，他们分别守护着这条千年瓷业产

业链的不同段落——中建一局在陶阳里

核心区，以御窑博物馆、徐家窑、彭家弄等

文化地标为载体，铸就了千年瓷都的精神

魂魄；中铁广州局扎根浮梁深山与河道，

修复蛟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

及东埠码头，守护“土与火”的源头；上海

建工嵌入景德镇老城腹地，在泗王庙、祭

师祠等老建筑群中精雕细琢，留住的是产

业社区的肌理与烟火；金螳螂则穿行于中

山北路两侧的里弄之间，让公寓、工坊等

在青砖灰瓦里生长出来，把民居变成可运

营的资产。

从山林步道到古村河道，从商铺作坊

到民宅祠堂，从遗址上的博物馆到修旧如

旧的活态街区，面对各不相同的挑战，四

个项目团队分别亮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回

应了同一个时代命题：当世界遗产保护从

“禁止破坏”升级为“主动修复”，建筑企业

如何以科技创新和管理智慧，为千年文

明续写未来？

2016年，吕小龙第一次踏上景德镇的土地，当时的街巷还
是一副破败模样。

十年后，站在陶阳里修旧如旧的里弄间，他笑着对记者说：
“我算是第一代‘景漂’了。”但和那些来景德镇学陶艺、做文创
的年轻人不同，他“漂”的方式，是在地下挖掘、在墙上测绘、在
废墟里找柱础。“从最开始的外来建设者，到如今实实在在‘扎
根’在这片土地上，脚底下的每一段青石板、墙面上的每一块窑
砖，都熟得像自己家里的东西。”

作为中建一局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党支部书记、执行
经理，吕小龙的十年，也是中建一局与千年瓷都深度绑定的十
年。2016年，中建一局以御窑博物馆为起点，全面投身景德镇文
化遗产保护事业。十年间，这支团队先后承建御窑博物馆、城区
老瓷厂改造、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等重要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
重点工程，持续推动瓷业遗址的系统性保护。

从一片破败到世界遗产，他们用十年时间与一座千年古城
深度对话——不是隔着时间的单向倾听，而是躬身入局，用勘
测、挖掘、修缮、守护……与每一处遗址、每一座窑口、每一条里
弄，一来一往地“聊”出历史的真相。

与古老窑砖对话：280万块砌出的曲面回响

八月的景德镇，暑气蒸腾。记者跟随吕小龙走进御窑博物
馆，拱体之下，光影在窑砖表面缓缓流淌。

御窑博物馆的设计灵感源自传统蛋形窑，由8个多曲面拱
体结构组成。但这不是简单的几何复制，而是全球首个采用复
杂双曲面结构的建筑——每一平方厘米的曲率都不相同。

“建造难度空前大。”吕小龙解释说，常规直线砌筑无法应
对曲面的每一处收分错位，砖块必须借助重力一点点“顺应”弧
线成型。“没有一颗钉子、一根钢筋来‘矫正’砖的位置，所有的
弧度全靠砖与砖之间的精确咬合自然形成。”

用什么砖？是道难题。
“你摸一下这块砖。”吕小龙指向博物馆内墙上的一块砖，

黑色釉面在灯光下透着岁月的包浆。“这叫‘窑汗’，柴窑烧造时
马尾松油脂挥发，附着在砖面上，经数年氧化形成的。我们为了
做出这个效果，用27种原材料组合不同配比，烧了12次才成
功。”

原来，老窑砖都自带“窑汗”，但直接使用却大小不一、形状
不规则，无法满足干挂精度；用常规的新砖砌筑，又失去了景德
镇原有的特色。项目团队的选择是在一次次“对话”中寻找平
衡：不仅搜集了 90 万块老窑砖，还在实验室里开始了漫长的

“试炼”。第一次，砖面光滑如镜；第五次，颜色接近了，表面却过
于均匀；第十二次，吕小龙的手指触碰到温热的砖面时，那种粗
粝中带着光泽的触感终于对了——“窑汗”形成了。190万块响
砖、窑汗砖、基砖等仿旧砖块，就这样“炼”了出来。

“我们还前后进行了11次样板实验，对各种窑砖的比例和
位置反复调整。”吕小龙说着，带记者走到拱体下方，仰头望去，
砖缝错落有致，弧面平滑如砥。“仅仅在窑砖干挂和砌筑环节，
就累计使用了280万块窑砖，每一块都是手工砌上去或挂上去
的。”

另一端，BIM+MR、放线机器人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全程
介入。基于BIM的智能放线机器人宛若“蜘蛛侠”飞檐走壁，在
曲面上精准定位每一块砖的坐标。“数字化手段没有替代手工，
而是让手工砌筑有了更精准的‘底稿’。”吕小龙介绍，每一块砖
都先经机器人放样定位，再由工匠一块块完成最后的挂接。

“你猜哪些是老砖，哪些是新砖？”吕小龙突然问道。记者凑
近细看，那些带有黑色釉面的砖块新旧交错，几乎无法分辨。

“新老窑砖已经‘长’在一起了，”他笑了，“就像我们这些人，也
长在这座城市里了。”

与沉寂柴窑对话：余烬中重燃的瓷韵新生

从御窑博物馆走出来，不过几分钟，徐家窑便出现在眼前。
这座始建于明朝末年的柴窑，是景德镇现存最古老、最完整，也
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柴窑。

当天，记者在窑棚里见到了景德镇烧炼非遗传承人余喜
来，他也是徐家窑修复项目的技术总指挥。“我十几岁就在徐家
窑做工，对窑炉的每一处构造都烂熟于心。”凭借他的记忆指
导，2016年，停烧38年的徐家窑成功复烧点火。

但当时更多的是对窑体进行了初步修复，让窑火先“活”过
来。真正系统性的、面向世界遗产标准的全面修缮，始于2023
年年底——这一年，中建一局正式接手徐家窑的新一轮修复工
程，目标是让这座六百年的柴窑不仅“能烧”，更要“烧得久、烧
得稳、烧得有据可依”。

吕小龙回忆道，修复的每一步都像在与柴窑对话：窑体
的残存结构在“告诉”建设者它原本的形态；余喜来则每天
守在工地，用经验“翻译”这些线索，校正每一块窑砖的角
度。因为窑体完全依靠窑砖和耐火泥的粘接性成型，没有模
板支撑，全靠倾斜的弧度一点点“长”上去，这种技艺在景
德镇叫作“挛窑”。而中建一局的团队则在另一条轨道上“倾
听”——他们同步用三维激光扫描记录每一处结构参数，将
窑门朝向、投柴口位置、窑体弧度等关键数据全部数字化归
档。“余师傅的手艺是活态的，我们要把它变成可留存、可复
制的技术标准。”吕小龙说。传统挛窑技艺与现代数字化手段
的结合，让这次修复形成了多项专利工法，窑体的每一处结
构都有了精确的“数字底稿”。

这次修复涵盖了窑蓬、侧面窑塝及烟囱等整体结构，仅窑
体砌筑就用了约15万块老窑砖。2024年6月，修复一新的徐家
窑再次点火复烧，6000多件瓷器“浴火重生”。更重要的是，一批

年轻工匠在这场修复中跟着余喜来从“看”到
“做”，在实践中掌握了挛窑的要领。“全国柴窑数
量少，手艺难以广泛推广，后续更新或新建窑体仍
会沿用这批年轻工匠。”吕小龙说，一支可持续的
传统窑工队伍，就这样在修复中成型了。

距徐家窑不远的“双窑”（四合窑和过路窑），
同样由中建一局从杂草与残墙中唤醒。中建一局
景德镇历史文化街区申遗项目党支部书记、项目
经理姜鹏接手时，这里只剩一小段残墙，杂草树木
覆盖。“第一次巡场就迷了路，靠着手机导航才绕
回项目部。”姜鹏回忆道，“更棘手的是，老房子大
多已弃用数十年，多数门牌号早已丢失，明明知道
图纸上这里有一栋建筑，眼前却只有一片被杂草
覆盖的废墟。”

“怎么还原？”记者追问。“完全按历史航拍，结
合原窑主、老居民的回忆，还咨询了考古专家。”他
说，“多方信息印证后通过三维建模还原原貌，确
认无误才开始恢复。两座窑之间那条完全原始的

通道，是我们从废墟中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那些被泥土掩埋
了半个世纪的窑砖、木柱、门槛，就这样重新露出了地面。”
姜鹏说着，在双窑的通道口停下脚步。他指了指脚下那条窄
窄的石板路：“你看这条路，完完全全就是原来的样子，是我
们用毛刷一遍遍从泥土里刷出来的。当时大家蹲在地上一整
天，膝盖都直不起来，但没人想停下来。”他的声音不大，却
有分量，“因为我们知道，脚底下每一块石头，都是景德镇活
着的记忆。”

然而，并非所有窑址都走向了复建与复烧。在陶阳里的保
护蓝图中，更多窑址选择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朱氏下弄遗址
便是如此，为了不扰动地下埋藏的明代窑业遗存，项目团队与
考古队反复推演，最终让新结构像桥一样“跨越”遗址上方，与
考古层完全脱离。还有那些散落在里弄深处的民窑遗存，只用
一圈围栏与说明牌轻轻标注——“此处为明清窑址，原状保
护”。

“不是所有东西都要修成新的。”吕小龙说，“有些窑址最好
的保护，就是不动它。”

与烟火里弄对话：练就看不见的“绣花”功夫

彭家弄是中建一局在景德镇施工的第一条里弄。吕小龙还
记得当年的样子：“路面坑洼积水，部分墙体坍塌，老房大多弃
用，残破不堪、杂草丛生。”

没有图纸，项目团队就用“探案式”方法。“我们走访当地老
居民，翻阅海量历史文献，在现场一寸一寸地挖掘原始柱墩、观
察残破木结构断面的受力特征、分析毗邻房屋墙面的雨水印
记。”在一处老宅中，吕小龙蹲下身，手指轻轻划过地上一块青
石板，“比如这个天井，被水泥砂浆填埋了，我们刨开后发现这
应该是天井位置，再结合柱墩位置、天井位置以及墙体和屋面
的水线这三点，基本就能复原房屋原来的整体布局。”

修复的智慧在于“藏”。最窄的里弄仅一米四宽，车辆无法
通行，材料全靠人工搬运。这样狭窄的空间内却要布下消防喷
淋管、雨污分流管、饮用水管、强弱电管等近十种管线。为此，团
队提前用BIM技术模拟排布，将所有管线像拼图一样压缩进有
限的空间里，做完管线再用传统方式原样砌回。如今，新修的排
水系统、电路网络全部“隐身”于老砖之下，从地面上看，还是那
条独轮车碾过数百年的青石路。

更精妙的“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夜幕降临，记者再次走进
彭家弄。灯光映照在斑驳的青石路上，古韵扑面而来，却不见任
何现代灯具。中建一局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机电经理梁辰
淮遥指着墙角说：“灯管线路全部藏入砖缝，灯具外壳仿窑砖外
形定制——白天视觉隐蔽，夜间自然发光。”记者抬头细看，果
然，砖缝深处隐约有光渗出，像月光从石缝里长出来。“我们选
了10余种灯具，安装附着面有空斗墙、窑砖墙、红砖墙等近十
种类型，这样的排列组合要试百余种方案。”梁辰淮遥说着，认
真寻找起藏于青砖缝隙中的灯带，“定制化灯带用了上万米，覆
盖陶阳里整个片区及申遗的三个片区。”

排水同样隐形。古代用于行驶独轮车的“路中青麻石”被改
造成隐藏式排水沟。“青麻石下加入碎石层、混凝土层，利用路
面中间高两边低的地势实现天然雨水自排。”梁辰淮遥说，“古
代‘龟背形’路面的排水智慧，就这样被‘翻译’成了现代工程语
言，却没有改变街巷的一寸肌理。”

采访间隙，细雨刚歇，屋檐下仍有水滴滑落，落在青石板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顺着看不见的沟渠悄然流走。“这就是老街区
的声音。我们把排水系统藏起来了，但水声没有变。雨落在老砖
上的声音，也和几百年前一样。”

这样的聆听，并未止于竣工之日。十年来，中建一局已跳出
传统施工单位“完工即交付”的固有模式，推行全周期陪伴式服
务，从前期勘察策划、现场修缮施工，到竣工之后运维前置、档
案留存、驻场技术保障，把服务链条延伸至遗产完整生命周期。

而吕小龙和他的同事们，也从“景漂”成了“景根”。千年瓷
都的窑火不熄，他们与古城的对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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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源头，藏于浮梁的深山河谷。高岭出瓷土，
蛟潭产窑柴，是撑起千年瓷业的“土与火”之本。当其他建设团队在城区里

“绣花”时，中铁广州局则在山林河谷间“织补”瓷都的产业根脉。他们用
最轻的触碰，守住了最重的历史——让古道复现山林，让古村留住烟火，让
窑柴漂过六百年的河道依然能找到归途。

寻路：山林轻履，复现窑柴旧途

浮梁县蛟潭镇礼芳村后山，晨雾还未散。中铁广州局礼芳旅游提升工程
项目经理王定相就带着记者沿着新修的步道上山。这条步道穿行于马尾松山
林之间，沿途经过伐木古道、山界碑、窑柴临时堆放点等遗存，也是展示

“飞籽成林、伐养循环”生态模式的天然路径。
但如果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这是一条新建的步道——台阶是用本地

土和河里的小碎石铺的，侧边用劈成两半的马尾松枝干做路缘。最特别的是
面层，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松针，踩上去柔软而不沾脚。

“如何在生态敏感的山林里修一条路，又不毁掉山体？我们做了四种方
案才定下这种做法。”王定相边走边说，“第一种用纯泥土，但雨天满脚泥；
第二种用碎石，很硌脚；第三种用黄沙，却容易被雨水冲走；第四种就是用
松针铺面。”

记者蹲下细看这台阶，发现松针已经被踩得紧实服帖，像一层天然的地
毯。“松针就地取材，踩碎了之后会慢慢降解，补充到土层里，不会留下人
工垃圾；而且踩上去的脚感特别好，走久了也不累。”王定相说着，已经轻
快地向上走了七八级台阶，回头等记者跟上来。

步道的选线同样讲究。王定相告诉记者，他们没有新开路，而是沿着古
代村民伐木的古道走，避开古树和原生植被，沿等高线缓坡布置，减少挖填
方。沿途经过几处山界碑和分山石刻，也都被保护起来，步道从旁边绕行。

“以前人们走的路，本身就是遗存。”他说，“循着古道原址修缮，既守护了
原始地貌，也让今人得以踏上数百年前挑柴人走过的路径。”

一路往上走，马尾松越来越密。“这条步道共1.8公里长，没有任何一处
是用机械开挖的。”王定相说，石头、木头、松针全是工人一担一担挑上来
的。他又指着一片大小不一、错落生长的小树林说：“你看这些树都不是人
工栽的，而是‘飞籽成林’——松果成熟后种子随风飘落，落在哪儿就在哪
儿长起来。”这种自然更新方式，配合古人“伐养循环”的采伐制度，让这
片山林持续供养了景德镇数百年的窑火。

一路上又遇到几位山下村民沿着步道往上走。“现在铺了新路，下雨天
也不怕打滑了。”村民告诉记者，这条路修好后，大家上山方便多了。

“修这条路，不光是为申遗，也是为村里人。”王定相说，“文物要保
护，村子也要活着。村民天天走的路、用的码头、住的房子，本身就是活的
遗产。”

守村：古宅归真，再续岁月烟火

下山后走进礼芳村，两横四纵的古街在眼前铺展开，青石板路面蜿蜒曲
折，九六甲祠堂、华七公祠等古祠旧宅静静坐落村中，檐角雕花在清晨阳光
下泛着温润的光……但这份宁静规整，是修复后才有的模样。原来在中铁广
州局进场之前，礼芳古街已经严重破损，路面坑洼，围墙坍塌，部分建筑只
剩框架。

“我们修一栋房子之前，要先搞清楚它是哪个家族、什么年代、做什么
用的。”王定相说，这些信息决定了怎么修、修到什么程度。为此，项目组
建了一支跨专业的团队——文保专家负责界定建筑价值，古建工匠负责传统
工艺实施，林业专家负责评估山林生态影响，还有一位特殊的顾问——村里
老支书，他提供了当地族谱和大量口述史料，帮团队厘清了每一栋建筑的历
史沿革。

以九六甲祠堂为例，这座祠堂是礼芳村规模最大的公共建筑之一，团队
进场时看到的却是一座“空壳”：屋面坍塌，木构件大多腐朽或虫蛀，只剩
下几根孤零零的柱子。

最初的修缮方案只打算局部“掀瓦换椽”，但拆开屋面后发现，内部木
结构已经大面积空心化。“这种情况，只能全落架。”王定相解释道，全落架
大修是古建修缮中最彻底的干预方式，即把整个建筑的所有构件逐件拆解、
编号、检测，能用的保留，不能用的按原形制、原材料复制，然后再原位重
新组装。

九六甲祠堂拆下来的每一个构件都被编码、拍照、建档。腐朽严重的柱
子，用同种木材墩接替换；开裂的梁，先用环氧树脂灌缝加固，再以钢板夹
持；墙体承载力不足，则凿掉原有糯米灰层，植入钢筋网片后抹高延性混凝
土，这是一种源自现代桥梁加固领域的材料，抗剪强度远高于传统灰浆，但
外观经过处理后，肉眼完全看不出差异。“隐蔽工程用现代技术，外露风貌
用传统工艺。”王定相说，“这是我们在文保工程中坚守的‘双轨制’。”

走出祠堂，一处墙角又吸引了记者目光。当地老人李其德笑着介绍：
“这叫‘拐弯抹角’，古时候路人挑担过巷，墙角特意被切掉一个角，就是为
了礼让行人，是老祖宗传下的处世智慧。”修缮时，项目部特意完整保留这
处民俗细节，“这也叫‘礼让三分’，这些细节图纸上没有，是我们走访村里
老人问出来的。”王定相说。

从大型宗祠的全落架大修，到街巷里一处不起眼的墙角，整个修缮过程
不追求刻意的焕然一新，而是尊重遗存本貌、打捞散落在乡村间的集体记
忆。一砖一石之间，窑柴产区的乡土记忆、产业根脉，就这样稳稳地向后世
流传。

问水：河埠留痕，活化水运遗存

从礼芳村顺水而下，建溪河蜿蜒流淌。从前，砍下来的窑柴顺着这条河
漂下来再运往景德镇各窑口。如今，河水仍在静静流淌，庆福桥、樟村坞码
头、建溪码头依水而立，串联起古代“伐柴入河、扎排转运”完整的窑柴水
运链条。

站在庆福桥上，王定相伸手摩挲风化斑驳的石拱，向记者还原数百年前
的盛景：“涨水季节，上游砍下的马尾松顺着河水漂下来，就在这座桥的位
置拦柴聚集，再走陆地或转船运往景德镇城区，整个运输过程全靠水流，不
耗人力。”

这座清代单孔石拱桥，桥长13米、宽4米、拱径7米，由花岗岩与青石
混搭砌筑。修复时，原始拱券完全保留不动，加固、防渗全部藏于墙体内
部，外观不做一丝改动。而桥头则增设了沉降观测点，定期监测桥体是否偏
移，让这座数百年的老桥有了数字化的“脉搏”。

从庆福桥驱车沿河而下不过几分钟，樟村坞码头便出现在视野中。这个
始建于清中晚期的码头呈“人”字形，青石板与石块铺砌的登岸石阶、护
岸、护墙格局完整。王定相站在人字形石阶上，指着脚下的河道说：“这个
石阶的砌法全是老工艺，修缮的时候完全按原样、原材料修复，没用一滴水
泥。”

记者注意到，码头护岸的石头颜色深浅不一，有些明显是老石料，表面
被水流冲刷得圆润光滑；有些是新补配的，棱角还略显分明。“新老共存，
能看出来，但不突兀。”王定相介绍，古码头修缮奉行“原石归位，新旧可
辨”。施工中要小心翼翼清掏河道淤积淤泥，把掩埋水下的青石板、石阶构
件一点点清理发掘，尚能使用的旧石原位归安；缺损之处选用同地域青石补
配，但不刻意打磨抹平新旧色差，让参观者能够分清何为原物、何为后世修
缮。

樟村坞码头并非孤立存在，它上游连接着窑柴产地，下游则通往建溪村
码头，再经昌江直达景德镇。水运的逻辑在此刻变得清晰：山上的柴、河中
的水、岸边的码头、江上的船，被一条看不见的链条串联在一起。

高岭瓷土矿遗址是中铁广州局承担的另一个申遗项目。这里的水运网
络，运送的不再是窑柴，而是另一种更根本的原料——瓷土。高岭的瓷土原
料顺着河道运输来到东埠村，使这里成为水陆商贸中心。如今，东埠古街的
青石板路面上，两道深深的车辙凹槽仍格外醒目，那是数百年独轮车来回碾
压留下的痕迹。“这是不可再生的活的历史。”王定相指着车辙印记说。施工
阶段，项目部在这里拉起防护围挡，重型机械全部隔绝在外，工人只拿小型
毛刷、手铲一点点清除表面浮土，不敢有半分扰动。街道两侧现存约80座明
清古建筑，客栈、酒坊、茶馆、米店铺面林立，无声讲述着当年“货聚八
方、人声鼎沸”的繁华。

沿东河继续向高岭山脚走去，一座两层展示馆掩映在树影之间，这是中
铁广州局在申遗片区唯一一栋新建的建筑。展示馆以翔实的图文与实物，清
晰呈现了中国陶瓷原料技术的演进轨迹——从瓷石开采到淘洗加工，从运输
古道到水运码头，全部流程有了系统的叙述空间。

为了与周边遗存环境相融，这座展示馆刻意压低建筑体量，藏于山水之
间，不跟遗址争抢风光，只在河谷转角处谦逊地敞开一扇门，让来访者走进
来，也把千年的故事“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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